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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明城校园五年
，
美国人对我这个科学工作者

相当尊敬
，
但多以战争时期祖国何以不需要征用我这

样人而不解
，
我则答以己奉召于得到博士后回国出力

报效
�

事实上
，
先我回国的化学系同学潘友斋已将我

的成就介绍给国立中山大学
，

其校长张云签发的教授

聘书在我还未完成博士论文时即已寄到
，
我乃决定回

国
。

����年 �月 �� 日
，
我同当时在拉柴斯特梅友 诊

院的圣玛丽医院进修的吴润辉在明城的美以美会教堂

结婚
，
除美国朋友外

，
严恩枢

、

蒋彦士
、

陈善铭诸同学均

在场
，
介绍人是邱少陵大夫

�

辞别美国朋友后
，
于 �� 日

夜偕同妻子离开我长住五年的明城
，
于 �� 日晨到达旧

金山
。

�月 � 日我

讲课
，
深受学生们的欢迎

�

�” �年 呼月我撰写了
《
重

原子核内之潜能及其利用
》
这一长篇总结性论文

，
旨在

向国人介绍发现重核裂变概况及其展望
，
寄至重庆中

国科学社
�

投稿 《 科学
》
杂志

�

后来才得知这篇论文迟

至 ����年 �月才作为专著发表在重庆用毛边 纸 恢 复

出版的 ��卷 �期 �至 ” 页上
�

����年暑假夫人产期将近
，
坪石镇无西式医 院

，

遂由至友胡世华
、

夏好仁夫妇协助陪同
，
乘小舟到火车

站
，
乘火车到湖南来阳

，
下车出站始知县城距车站很

远
，
只好雇人力车

，
由我在车后助推加速

，
将夫人及时

送到南门外湘雅医院
，
进产房即生下长子永强�乳名来

儿�
，
时是 ����年 �月 � 日

�

好仁嫂陪润辉住院照料
，

我则同世华兄住城内旅社
，
每 日到院探望

�

在来阳的一

个月中
，
中山大学正在闹换校长的风潮

�

我们回到塘

二人搭上了驶往马

尼拉的最后一艘荷

兰客货轮 �克利普

方顿号�离开美国
�

到马尼拉后转乘另

一艘荷兰船 �姐姐

朗卡号�于 �� 月 �

日到达香港
�

在售

飞机票处遇识由德

国回来的胡 世 华
、

夏好仁夫妇
�

�� 月 �一 日月

夜
，
我四人同乘飞

口村时
，
校长已换

为许崇清
�

新任理

学院院长何健是地

质学家
，
他得知我

在明大曾听过巴丁

所授地球物理探油

术一课
，
就请我为

地质系四年级生数

十人讲授了一个学

期的这一课程
，
到

年底考试完毕他们

范青我在镇 上晚 宴
，

以表答谢之意
�

一���年秋
，
日

声鹤缓

机到广东北部的南雄
，
因为我持有中山大学教授聘书

，

海关对我很客气
，
并未检查

�

次晨转乘公路车西行到

韶关�即曲江�
，
再乘火车北行

，
于 �� 月 � 日到达广东

省最北重镇坪石
，
中山大学校本部所在地

�

张云校长

夫妇宴请后
，
由理学院康辛元�化学家�院长引路

，
过河

到塘口村理学院所在地
，
住进一小地主家

，
与系主任方

嗣棉隔壁的小屋中
�

他们曾笑对我二人说
“
你们从天堂

坠人地狱
” �

内地生活确实简陋
�

所幸夫人较能干
，
每

隔数 日过河到镇上买菜
，
我劈柴

，
她烧饭做菜

，
我每晚

在点灯草的油灯下备课
�

因系抗战时期
，
不以为苦

�

据说塘口村农民是南宋时代从北方逃来客家的后

代
，
颇有古风

�

女人种田
，
男人在家带孩子

、

读书
�

村

上有几座进士牌坊
，
说明出了几位进士

�

村在山下河

边
，

农民种的主要是梯田
�

有一 日我看到村民高抬马

援偶像及其随从等鸣锣击鼓绕山游行
，
名曰

“
出巡” �

塘

口村产四脚蛇
，

我陪夫人到河边洗衣时常看到
�

另外

还产娱虹
，
长可尺许

�

中山大学理学院物理系在一座供 奉马 援 的 古 庙

中
�

在这里我给四年级男女学生六人讲授了理论物理
、

核物理
、

量子力学
、

近代物理等课
。

因为我主要用英语

军侵湘
，
长沙大火

，
我等所在地正是粤湘交界处

，
在铁

路线旁
，
乃 日军企图打通去广州必经之地

，
在校本省人

准备于必要时退人深山躲避
�

正在不知所适从之际
，

经燕大同班同学施彦博介绍
，
庆得广西大学校长高阳

的聘书
，
乃应聘为国立广西大学理工学院数理系教授

，

于 ����年 �月 �� 日携眷乘火车离粤
，
次 日到达桂林

，

再转乘烧木炭的学校交通车南行
，
来到良丰墟雁山村

广西大学所在地
�

由系主任郑建宣招持
，
先住进新建数

理馆的教室中
，
后移至西林公园内新建宿舍子实楼中

�

此时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也在雁山
，
我遇识了丁结

宝
、

丁西林
、

施汝为诸先生
�

校方用内燃机自行发电
，

校园房屋皆装有电灯
，
夜晚备课方便多了

�

在这里我

给四年级生教了量子力学及近代物理
，
给二年级生教

了力学
�

每班学生均不到十人
�

子实楼位于湖滨
，
旁

有山洞
，
我们用作防空洞

，
日本飞机常来轰炸

，

我空军

即起飞截击
�

我们在这洞中仰观空战
�

校园内多蛇
，

夜晚行走要提油灯
，
用棍子击路驱之

，
仍常见厂水蛇穿

过路上
�

���斗年夏
，日军占领湖南衡阳

，
西犯侵桂

，
广西大

学在不出广西省境的原则下决定迁注省 北 边 境 的 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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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
�

我于 �月�� 日携眷抢登火车
，
到柳州住了一个多

月
，
水土不服

，
我泻肚

，
小儿发高烧

，
赖同事傅蕴统等帮

助
，
打针治愈

�

�月 �� 日随西大同事乘上大木皓
，
由小

火轮牵行
，
沿融江北上

，
�� 日才到达融县

�

上岸后先

住一中学校内
，
后过河迁人东郭乡民房

�

在融县住了

一个月
，
桂林即告失陷

，
融县也不安全了

�

我恐成 日寇

俘虏
，
与同事们谋北逃人黔

，
但又闻贵州境内多匪盗

，

先杀后抢
，
心有所惧

，
最后抱宁死于匪穴

，
不受辱于追

寇的意志
，
下定决心

，
会同徐铸教授全家

，
雇一叶小舟

，

携眷北逃
，
深人苗民之区

�

在桂黔交界处福禄镇遇大

水
，
受阻数 日后

，
继续西行入黔

。

过一个滩又一个滩
，

滩上是湖
，
四周古木参天是原始森林

，
密密层层

，
风景

绝佳
，
过去不曾见过

�

每上一急滩
，
我都帮助船家撑

船
，
有一次不慎将脸上金丝眼镜打落水中

，
无可奈何

，

让它去了
�

舟行月余才到苗民之都榕江城
，
上岸住一

中学校内
�

十数 日后
，
广西大学校长李运华带领的教职工大

队始到达榕江
�

经校方安排
，
我迁人城内西北隅山下

民房居住
，
在家中授课

�

此时 日寇已从桂林到柳州
，
西

进金城江
，
正在意图北攻贵州

�

榕江国民党驻军一团

奉命撤往东北黎平
，
我因妻儿之累未能随行

，
将自来水

钢笔一支售给其团长
�

杨森军队溃败入黔
，
据说他们

在广西公路上抢了银行运钞票的车辆
，
其一部分也撤

去东北方向
，
路经榕江时兵士 口袋里都有钱无处用

�

当

时我因手头拮据
，
同事们约同在城外闹市大街旁摆地

摊
，
我售去不必要的长统套靴一双

，
盟洗具一袋

，
以补

不足
�

后来 日军逼近
，

全城百姓逃空
，

年壮师生也均步行

逃入深山
�

我携眷雇舟上船
，
正在北逃或南下难于决

定
、

国民党当局准备烧城之际
，
忽来好消息说 日军已自

动南退
，
真是喜出望外

，
我首先和几位同事进人空城

，

回到家中
�

元旦节晚上
，
我应西大同事们的请求

，
在大

操场露天戏台上给全城居民彩排京剧
，
同崔华五夫人

合演坐官一折
，
文武场面皆由西大同事担当

�

入冬
，
我

经丁绪宝先生介绍给在黔北的浙江大学
，
通过榕江中

学校转来了浙江大学校长竺可祯的聘书及旅费
，
聘我

为物理学教授
，
我乃决定于年后应聘北上

�

���，年春
，
我雇一小舟

，
尾随去贵阳开会的县长

船
，
携眷西行

，
夜深听到狼群嚎叫

，
其声竟如空袭警报

�

船行三 日到达三合
，
上岸过夜

�

次 日清晨沿公路步行

北上
，
夫人抱末儿则坐滑杆

，
行李由雇夫背挑

，
行七十

里山路
，
入夜九时才到达八寨

�

次 日循小路西行两天

到了都匀
，
住一旅店中

�

在都匀数 日后才搭上公路大

卡车继续北上
，
经马场坪西行

，
当晚到达贵阳

，
住进一

四川客商骚店中
�

在贵阳住了十数 日后
，
由浙江大学

理学院胡刚复院长安排
，
得乘一公路卡车北上

，
当晚到

达校本部所在地遵义
�

在遵义逗留一日
，
次晨再乘公

路卡车东行
，
当天下午到达理学院所在地山城捐潭

�

由

系主任王淦昌接待
，
先暂住进城外双修寺新建物理系

房舍里
，
后迁住南门外大街丁绪宝先生家楼上

。

循潭有黔北小江南之称
，
是个鱼米之乡

，
山明水

秀
，
物产丰饶

，
是个安居乐业之处

�

县城中最大建筑是

座文庙
，
浙大娟潭办公室即设于此

，

在这里我给四年

级生讲授理论物理课
，
给三年级生讲授热学课

，
每班学

生十数人
�

先仍在菜油灯下备课
，
后来县城装上电灯

，

又感方便多了
�

结交本系同仁尚有何增禄
，
朱福忻

、

朱

正元
、
王漠显

、

杨友樊诸公
�

外系新识有卢于道
、

谈家

祯
、

仲崇信
、

江希明
、

吴长春
、

熊同和
、

罗登义
、

朱希亮等

多人
�

���，年夏秋之交
，
我应沼潭县各界邀请参加黄

河娠灾京剧义演
，

演出
《
空城计

》 及全本
《
四郎探母

》 �

不

久美国在 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
， �月 � 日 日本役降

�

家

母在天津每 日在无线电收音机旁守候
，
终于听到重庆

广播报知我在泪潭浙大
�

其后家信来到
，
不通音信已

五年
，
又同家里通信了

�

其后
，
国民党重庆当局通过

《
科学

》 主编卢于道要我写篇关于原子弹的文章
，
我接

受了这一任务
�

在撰写过程中
，
我研究出估算铀 ���

原子弹及费米型原子堆临界体积的简易方法
�

�，��年

�月此文撰成
，
题为

《
原子能与原子弹

》 ，
寄交

《
科学

》 ，

迟至 ����年 �月才在上海出版的
《
科学

》
发表

�

����年夏
，
浙大陆续复原迁回杭州

�

我因夫人产

期将近留住帽潭
，
迁人沼江饭店二楼

，
次子永亮即于 �

月 � 日生于此
，
取小名为循儿

�

同年夏末
，
同丁绪宝

、

杨

友樊两家同乘公路车离开住了一年半的泪潭
，
经遵义

南行至贵阳
，
再东行经黄平

、

玉屏
、

芷江
、

邵阳
、

湘潭到

达长沙
，
住一客店中

，
数 日后才登上小火轮

，
继续北行

，

过洞庭湖到达汉 口
�

在汉口住进一学校中
，
数 日后登

上江轮
，
顺流而下

，
直到上海外滩码头上岸

，
住在交通

大学洪力生
、

黄琼玖夫妇家中
�

过数 日即乘沪杭线火

车来到杭州
�

先住进浙大一教室中
，
后来迁人刀茅巷新

建丙种宿舍中居住
�

到杭州后急于想去游览大名鼎鼎

的西湖
，
杨友樊带我步行去游

，
来到湖滨长凳上坐息片

刻
，
我问西湖还有多远

，
他惊答曰眼前就是

�

咳�我说

我们在桂黔等地青山绿水
、

茂密森林看得多了
，
这点小

风景不以为奇
，
对文人笔下的西湖竟感言过其实

，
大失

所望
�

在杭州六年
，
我先后讲授了理论物理

、

热学
、
电磁

学
、

量子力学
、

近代物理等课
�

我的办公室在舜水馆二

楼
，
面对小湖

，
环境幽雅

，
心情舒畅

�

课余之暇乃专心

致力于理论研究
�

我首先将在沼潭时所得的 估算铀

���原子弹及费米型原子堆临界大小的简易方 法
，
以

《 关于原子弹的物理学
》
为题

，
撰成英文短文

，
寄往美

国
，
投稿

《
美国物理月刊

》 ，
以探求其虚实

�

由于有关原

子弹原子堆工作仍尚属保密范畴
，
该刊主编劳勒尔将

此文送交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审批
，
一年后才得其许可

，

在 �，��年该刊最后一期上发表了
�

此文发表后美国昔

日同事才知道多年无音信的我身在杭州
�

此文后经美

国书刊上引用了
，
苏联也采用了

�

�刘�年我还在
《
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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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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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八 ，，

透过海湾战争的硝烟
，
人们惊奇地发现现代高科技已 悄

悄地渗透进了战争体系
�

不仅
“
电子对抗战

”
之类的新名词使

人们大开眼界
，
而且在防御上也出现了新的突破

�

美国耗费了

�，年时间 ，
�� 亿美元研制约

“
爱国者

”
反导弹导弹以 ��肠 的

成功率拦截了伊拉克射向沙特与以色列的
“
飞毛腿

”
导弹

。
这

是数千年战争史上矛与盾的竞争中
，
盾占了上风的一个 例子

�

矛与盾这是战争双方必备的武器
�

在当今世界上
，
核 战

争的威胁并没有完全消失
�

世界的武器库中保存着足于毁灭

人类文明的核武器
�

核打击力量加上各类中 反程导弹
、
火箭

、

航天飞机
、
卫星

、

空间站等运载工具
，
已形成了战略上的进攻

性威胁
�

作为一般战争规律
，
有矛必有盾

，
战略防御概念也必

然会应运而生
�

因此有人说
，
这是新一轮的扩张军备的竞赛

，

也不算为过
�

美国先前提出过准备两个半战争的战略思想
，
后来又 改

为一个半战争的战略
�

就是说要让美国的战争防卫体系能同

时应付一场全球范围的战略性的核战争及 地 区 性 的 常规 战

争 这场海戏找争就充分体现了美国应付地三性局部战争 的

能力
�

那么全球性核战争包含什么内容呢� 这主要是一场太空

战争
�

人类几千年的战争史
，
将小范围灼格斗演变为横跨几

大洲
，
广及天空海洋

，
纵深几千公里

，
上下几十公里的立体战

争
�

现在人类的科技进步
，
又将战争范围延伸进了太空

�

美

国前总统里根在 ����年 �月 �� 日发表了一个演说
，
呼吁美

国科技界发展一种
“
当战略弹道导弹到达美国本上之前能 够

将其拦截和摧毁
”
的防御系统

，
正式提出了发展太空武器的要

求
，
这也就是俗称

“
星球大战

”
的美国

“
战略防御倡议

”
的第一

次公开出笼�简称 ����
�

���的最终目标是要使导弹 核 武

器成为过时的东西
，
就像拿了轻武器去对付坦克装甲车一 样

，

使核导弹失去战略威慑的价值
，
这是对高科技提出的挑战

�

目前提出来的太空武器主要有两类
，
一类为动能武器

，
当

然不包括弓箭
、

枪弹之类
，
另一类为定问能武器

，
它包括大家

在科幻片中早已熟悉的激光武器
，
粒子束武器

，
定向辐射核

武器
�

当然光有武器是不解决问题的
，
战斗中瞎子即使全身

武装胜算的把握是不大的
，
必须有相应的发现 目标

，
判断意

图
，
识别真伪

，
跟踪监视直到判定将其销毁的信息探侧处理

系统
�

因此人们把两类武器及信息系统合称为 ��� 的三大

技术支在
�

为了说清这三大支柱的要点
，
让我们看一看核弹头运载

工具洲际弹道导弹的运动情况
�

洲际导弹一般采用两级或三

级火箭
，
例如美国的固体燃料导弹 �� 用三级火箭加一级称

做后助推器的小火箭
，
达到每秒 �

�

�公里的速度 飞出大气层
�

第一级火箭在 �� 秒之内使导弹达到每秒 �
�

�公 里
，
升 到 �，

公里的高空
�

第二级火箭在一分钟内使导弹升至 �� 公里高

空
，
达到每秒 �

·

�公里的速度
，
第三级则可升至 ���公里高

空
，
每秒 �

� ，公里的速度
�

三分钟后
，
助推段结束了

，
后助推

器将所携带的核弹头分别加速
，
进人各自轨道以打向不同 目

标
，
这就是多弹头分导装置

，
此时导弹将分离出数以千计的大

大小小形态各异均诱饵
，
与真弹头混杂

�

由于导弹已进入太

空
，
在那里几乎没有空气

，
各样东西不分形状

，
大小

，
轻重

，
全

以同样的轨迹运动
�

要在几千个诱饵中识别出真弹头来是很

困难的
‘

经过几十分钟飞行后
，
导弹及诱饵又进入大气层

·

由

子大气的阻力
，
导弹会发热且与诱饵显示出不同的运动状态

，

因此在这个再人段
，
发现与识别相对来说要容易些

�

但此时

只有 ��沙 内时间
，
导弹就将击中 目标了

�

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 ��一�� 倩况亦差不多
，
只不过它是

用液体燃料火箭
，
助推时间要长些

，
达六分钟

�

从上述情况看
，
要拦截洲际弹道导弹最有利的时间是在

它发射后的助推段的末尾
，
一则由于运载火箭的外壳相对于

学
》
上发表了

《
重 �亥二分之欠对称

》
的研究简报

，
提出 了

畏变不对称的一仲解释
�

����年我还在
《
科学世界

》

七发表了
《
从铀之分裂谈到原子弹

》
及 《
海水传音

》 两篇

点结性论文
�

����年我受聘为中国科学社的 特 约物

理编辑及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原子物理特约编辑
�

����

至 ����年我还受聘为齐鲁大学杭州分校物理 系 兼任

教授
�

多年教学中
，
我对经典流体动力学基本方程�纳威

尔
一

斯托克斯方程�深感怀疑
，
即对斯托克斯认为体积

粘滞性为零的根本假定不以为然
�

我以物质应变时内

部有分子驰豫过程 导致第二种估滞性不是零为 很 据
，

修改推广了原 们的纳威尔
一

斯托克斯非线性方程
，
取得

能解释声吸收反常现象的结果
，
后来以 《

容变粘滞性之

唯象理论
》
为题

，
发表在

《
中国物理学报

》 ��，。 年 �月

�卷 ，期 ���至 ���页上
�

����年 �月 � 日三儿永芳生于浙江大 学 医学 院

附属医院
� ， 口之家原有两间房已不敷用

，
乃从学校

借款加建一房
�

不久
，
岳父吴仪赵从安徽桐城避乱到来

同住
�

后来岳母也来到
，
一家 � 口 ，

也不感宽敞了
�

在

杭时期
，
我还应邀两次演出京剧

，
一次在校园演出

《
四

郎探母
》
中坐宫

、

会妻
、

哭堂
、

回令四场 � 另一次在杭州

市内大世界劳军演出
《
断臂说书

》 �

�待续�


